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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为学”之要义 

——基于《论语·学而》篇第一章 

周亿豪 

（四川省委党校，四川 成都  610031） 

摘要：成人之关键在于学习，而学习之要义在于深刻理解“为学”之本末终始。《论语》是中华文明经几千年打磨的经典，它对

于构建中国人的集体人格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学而》篇的第一章中，孔子以精炼的语言向读者传递出“为学”的本质和方法；

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为学”过程中的社会效应以及对于这两种社会效应的应对。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告诉大家：“物有本末，事

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关键词：学；为学；要义；本末 

 

一、释义 

《论语》首篇的第一章有三句话：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子曰”即孔老师说，“子”在古代有多种意思，或为男子的

通称、或把“五等名爵”称为子、亦或执政之大臣称子；发展到现

代，学者们通常将古时候的“子”称为“老师”，如：孔子、孟子、

庄子等等。“学”，朱注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

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以复其初也。”意为人的本性都

是善的，但是不同的人对善本性的体认有先后之分，圣人先知先觉，

将体认到的人之本性或以语言直接传世、或以文字形式记载于文本

之中；“学”的过程即是后知后觉者对文字语言记载中的先知先觉

者的效仿，进而体认人的善良本性；钱注为“诵，习义。凡诵读练

习皆是学”，“社会文化日兴，文字使用日盛，后觉习效先觉，不能

不习效先觉之著述。”相较二者，“学”即为对于古圣先贤所留下的

经典著述的言语层面上的诵习。“时”在朱子那里理解为“时时”，

即每时每刻；在钱穆先生看来，“时”有三意：一是指年为时，二

是指季节，三指晨夕；按照傅佩荣教授的理解，“时”应当理解为

“在适当的时候”，笔者觉得傅教授的理解更具说服力。而“习”

的理解古来比较统一，即如小鸟练习飞行，多次重复尝试，直到能

翱翔于天空为止，引申为身体力行的实践。“说”通“悦”，指由衷

的欣喜、发自内心的高兴。第一句合起来在现代的语境下可翻译即

为：诵读练习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著述，并在日常生活中适当的

情境之下对应实践并且有所收获，不也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吗？ 

“朋”同类也，即志同道合的人，这里的志同道合是指在对道

义的追求上的契合，而不是忤逆之合。它不同于现代语境之下泛化

了的“朋友”。“有朋自远方来”描绘的是一个人学有所成、有所规

模、有所威仪，远方的有志于学的人闻之而不辞辛劳而来，以企盼

在道业上互相切磋琢磨的图景。“乐”：“悦在心，乐主发散在外”，

悦表示内在的喜悦，而乐则是表现在外的喜色，外在的乐是由内在

的悦而发。“不亦乐乎”则为：不也表现出由内而外的高兴吗？“愠”

以“怒”、“怨”解，即心中“不爽”的意向；“君子”为“成德之

名”，即如前所述学有所成、有所规模、有所威仪的人。“人不知而

不愠 ，不亦君子乎？”是说自身学有所成而有人不知也并不感到

愤怒、怨恨，不也是堂堂的君子吗？ 

朱子对《学而第一》的注释为“此为书之首篇，故所记多务本

之意，乃入道之门、积德之基、学者之先务也。”用字极其精到的

朱子在此处连续运用“本”“道之门”“德之基”等关键性词语，此

章的重大意义可见一斑。“务”有“强也”“趋也”“疾走也”等多

重含义，即为某事而四处奔走，形容用力很深。一句“学者之先务

也”可谓语重而心长，为学者不可不深体之。 

二、为学之本与法 

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常常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家庭、社

会、国家、天下等是从古至今的中国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他

们前赴后继，为着天下大治做着自己最大的努力。然而，治理国家、

安定天下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也非朝夕之功，非有对于天下规律的

正确把握然后按其先后次序狠下功夫而不可能。《大学》有言：“古

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

家者，先修其身。”从思考的线索来看，“明明德于天下”是学者的

逻辑起点，实现它的前提是国家得以治理，国家得以治理的前提是

家族安定，而家族的安定需要每个家族成员自身有一定的道德修

养。从用力的次序上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

后天下平。”此三组之中，每一组的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

者是前者的逻辑目的。没有前者的牢固，不会有后者的成就；没有

后者作为目的，前者将失去方向。为学治本，末则自然流露；如果

有本未治而末治情况出现，也仅仅是侥幸，子曰：“人之生也直，

枉之生幸而免。”所以“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

身”在古代指通过学习经典文本、涵养精神品质进而修炼自身的道

德品质，因为道德品质是“一以贯之”之道，是人与人之间适当关

系的集中体现，即“明德”，所谓“明德”则是指能促进社会秩序

井然的光明的、朗照的道德属性，它贯穿于个人、社会、国家、天

下的始终，一切场合境域的治乱都依赖于此，学之习之则能成其德，

成德方能成人。 

今人将“学习”看成一个词语，一般指学生在学校接受的课堂

教育，学习的对象大多偏向于书本之上的科学文化知识。学校通过

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以最终的分数

来判定学习者的等级次序，对分数考得相对较高的同学给予一定的

物质或者精神上的奖励。而在古时候的中国，“学”和“习”是两

个不同的词语，分别表示不同的含义。如前所述，朱子给“学”的

注是：言效也，......后觉效先觉知所为。人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

存在，每个人都是自己所处时代以前的时代的多种条件的综合的产

儿，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是多种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历

史的经常结果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经常前提的

影响。构成这些历史的经常前提的，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前人的实

践的智慧的结晶，它们通过形成文字得以流传后世，后世的学者也

有机会通过文本的记录体会前人的经验总结。在傅佩荣教授看来，

孔子所处的时代，学习的文本主要是“五经六艺”，而这里的“五

经六艺”泛指前人留下的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中包含了对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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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天下、治理国家、安定家族、修养身心的探索和总结，阅读体会

它们则能从语义上初步了解“善”。值得注意的是，语义上的“善”

仅仅是给学者们指出的善的方向和前人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结果，

并不是善本身，也不是为学者自身所体会到的善。为学者还需要通

过自身的“习”的过程朝着善的方向探索自身能力所能及的那个善，

它或者是在前人所到达的那个善之前，还需更进一步的努力才能赶

上前人；也或者是在之后，即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进而比前

人更进一步地靠近善本身。无论是在前还是在后，都会自身在行为

中的自然体现，如“鸟数飞也”，对飞行技能掌握得好的鸟儿自然

在飞行中更能体现飞行的技术含量。“习”即是实践，在道德伦理

生活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愈致其精，浃洽于中。“学而时习

之”传递出多重密码：首先，学而习不是无习之学，也不是无学之

习，更不是学、习皆无，而是学与习的并重，知与行的合一；其次，

学而习不是习而学，讲究一个次序性，不学而行，便是盲行；学而

不行，便是妄想。不过这里的先学而后行并非简单的时间上的先后

关系，而是表示的是逻辑上的先后次序，即学与习交替前行，螺旋

上升。最后，学而“时”习之，有一个时间的观念，马克思曾说：

“时间即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它不仅表示单纯的一维时间序列，

还包含了那段时间之下人的所处空间和场景，傅佩荣教授将“时”

理解为适当的时候，我们则也可以将“时”理解为适当时候所对应

的适当的场景。 

如果说当今对于学习成果的评价是在于考试所取得的外在的

分数的话，那么古时候的评价标准就是“说”——不亦说乎。“说”

通“悦”，指中心喜悦，这种喜悦内在于心，并且由内而发。从“悦”

中传递出来的有两个方面的深刻内涵：其一，学习应当是一个内向

求索的一个过程，在求取中心之悦，而非外在之喜，子曰：“巧言

令色，鲜矣仁”，好其言，善其色者，致饰于外，务以悦人，悦人

则在外而不在里。学习是通过对古圣先贤的言行记录的深切体会，

并且落实于日常的道德行为之中，在不断的切磋琢磨中将外在于我

的道德律令内化为自我心中的道德准则，并在实践之中学得一个

“判断”，成就自身的“自由意志”，服务于自我的高品质生活，悦

则至此而来；其二，悦之所从来的那个心首先是个体之心，但不仅

仅是个体之心。它并非是指个体的、任意的、短暂的“窃喜”之心，

而是那个本质的、一贯的、长久的“道心”，悦则来自于个体之心

与大道之心之间的相互印证并通过个体之心流露出来，此所谓：“尽

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三、正向激励与反向开导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存在，人自出生之时起

便蹑足于社会之中。人在社会之中与周围的社会成员进行着不计其

数的社会交往，这些社会交往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也给每个个体的

人带来了不同的人生体验。为学有本，也有末。强调本的重要性旨

在告诉学者为学的根本方向性和用力之所在，并非简单的重本而抑

末。末作为社会生活的直接现实体现，不可或缺，也是无法逃避。

只是用工夫于本，末则自然而治；用工夫于末，则本末皆乱。《大

学》有言：“明德为本，亲民为末”，明其明德需在亲民之中打磨。

在现实的社会境遇中，当学者对于“明德”的把握正固之前，会出

现正反两种现象以及其二者的中间状态的交替出现。正向的明德之

光朗照，朋从远方而来；反向明德被遮蔽，人而不知，这是两种极

端状态；在现实中明德既有朗照之光明，也有被遮蔽的昏暗，它们

以不同的程度拟合于现实的社会实践之中。 

在这个社会之中，处于困顿当中而又对“明德”一如既往孜孜

寻求的仁人志士往往不在少数，他们常常在黑暗中独自前行，既看

不到前进的方向，也感到阵阵的孤独。但是心怀光明的他们，总是

在一次次嘲笑与挫折中摸索前行。他们对光明是如此的敏感，稍有

可见便趋之向前。当一个学者能“学之正，习之熟，悦之深而不已

焉耳”的时候，他便将自己活成了一束光，有所规模、有所成就，

故能“以善及人，而信者众”孔子在这里以反问的语气告诉学者：

“有志同道合的人与你进行交流切磋，难道不应该感到快乐吗？”

因为这充分说明学者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从正面激励他不要感到孤

独，大胆向前。再者，“说在心，乐主发散在外”此乐是有中心之

悦而发，而并非简单的、轻浮的快乐，它有明德之“本”作为基础。

孔夫子对为学者的正向激励不是简单地以灌毒鸡汤的方式，而是在

其间饱含着深刻的道理，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从浅层来看，有

朋自远方来传递出的是即使在乱世之中也有同行者，而不是学者孤

身一人，而且学者自身对于道的追求得到了别人的应和，能够产生

心灵的共鸣。这是应当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

革命的乐观主义。其二，革命的乐观主义来自于对于社会发展的根

本性的道的把握，而志同道合者不畏路途遥远前来请教则是在一定

程度上对学者对道的把握程度的肯定，唯有有所规模才能达到此种

效果，为何不乐呢？ 

当然，在社会实践的大多数时候是为人所不知的，不为人所知

则自身的价值不能在沟通交往之中得到确认，导致学者会一度陷入

价值危机的困境之中。人从动物之中脱离出来，是因为人在一定的

时候会使用理性，但是作为动物而言，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凭着感

性在行事。当遇到自己的行为和观点得不到众人的认同时，难免会

有情绪的波动，表现出来则会迁怒于人，朱子认为“及人而乐者顺

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难”，一般学者很容易因自身的道德行为

得到大家的认可而高兴，但当别人不理解时而不产生怨恨的情绪是

很有难度的。在孔门弟子中，唯有颜回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

可见这是一般学者所在所难免的。不过，通过仔细对这种情绪的产

生和结果进行分析，如果顺其自然发展，将是百害而无利，所以这

种情绪需要开导。“人不知而不愠”体现的是对于别人知或者不知

的轻视，因为那并不是为学之本。程颐说到：“学之在己，知不知

在人” 作为外在的社会响应，并非是学者自身单方面的原因在起

作用，于是他的响应与否与学者对于本的认识程度并没有直接的、

必然的关系。“不亦君子乎？”孔夫子在这里以反问的语气再次提

醒了学者，为学之本正是在于成为“君子”，而“不愠”则是君子

的基本修养，愠与不愠只在一步之遥。夫子在提醒中进一步指导学

者“返本”，如此“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小结： 

为学有本，也有末。需要指出的是本与末的区别只是在学习的

过程中才有所体现，在至善之境中，本与末浑然一体，浃洽于中。

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必须有个本末先后，否则将一事无成。本自明

明德而始，末在亲民而终。学者须先务本，通过既学也习的过程达

至中心之悦。当学者在“本”未固时在社会交往中会有多种遭遇，

朋来而乐，人不知而不愠，正向激励与反向开导，突出本之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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